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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凰池医院大阴口
,

监着一条小澳般的山消
,

福中怪石麟峋
,

水流清彻
,

在松坪那里拐个弯
,

泻

进斜对效山坳里去
。

每当夜晚降监
,

盘道上舌起风
,

松渝呜哄成一片
,

山滴的涂涂声就被淹没了
,
但在

偶尔风千浪静的片刻中
, 这涂涂声又遥进人们的耳

膜内
,

鲜象是奏古筝似的
。

傍晚
, 医院护士方梅走上曲尺形的霓楼梯

,

折

进夜班人且休息室
,

提出风灯来慢慢的仔轴的揩

拭
。

她整顿好了风灯
,

划火柴点亮
,

随后就生起大

姚挂
, 从椅上翻出一条条大白毛巾

,

肺在烘钻的大

蔑策子上
。

天色不觉暗了下来
,

方梅看看手表
, 已是医生

巡视病房的时候
。

但是
,

强医生带医疗队下乡巡迥

去了 , 院长刚才又出砂不在家
,

院里波有医生
, 她

就自已提起风灯
,

去内外院各病房走走
。

樱过贯活
·

内外两院的长廊
, 风声松声中似乎还听得有突突的

邵响声
。

仔栩一听
, 又没了

。

过了一歇
, 仿佛又敞

了几下
。

这是什么声晋 是大阴外面有人叩咫么

不会的
,

阴上装有拉扮的枝
,

阴扮并不曹响
。

突突

声又响了几下
, 这一回可很近

,

好象是从楼下厨房

里来的
。

她不放心
, 回头复进了外院

, 下了曲尺形

钓宽楼梯
。

她走过厨房咫 口
,

仍旧不晃里边弄出什

么声响来
, 只有秀枫在灶阴口同敲祝笑

。

她继艘往

前走 , 出了候秒室走廊到外面来
。

一听
,

可不是外

面有人阱尸, 阴板推撞得轧乳的响
。

她半跑着走到

大阴后边
, 用力抽开凹栓

。

犹未伸手挽阴
,

砰的倒

撞进一个老汉来
。

那老汉站稳了脚
,

波好声气地改
“同志 , 关阴阴户怕触愉了病人去不成 耍是来精

接生 , 这样等着等清
,

孩子准会肺竹焉啦 ’’ 方梅

锐 , 生气
,

老伯 你有什么事没有 ’, 老汉挽
“浚

有事不晚得在被高里困觉
,

这笨子还怕冻不够么 ”

方梅能 “既然是有事来的
,
寒天黑夜的还有工夫

寻我俏吵架 尸,上有阴耸你不拉
,

我们都在里边
,

怎么能听见呢 自己不拉尸,始
, 却怪别人 如果近

边是病房 , 你老伯这样的擂尸,
,

吵了病人
,

我们还

要批郭你呢
。 ” 那老汉只不过一时心急火大

,

既然

喊开了咫
,

急火就已退去一半 我了竿日器才看清

对方是个女的
,

又听对方我寒天黑夜还有工夫寻人

吵架的括
,

不觉陪起笑扮 “同志 , 这也不是我的
事
。

有一个病人在弥勒亭
,
我来精个医 生过去看

看
。 , ,

方梅甜 “你们怎的把病人扔在半路上
” 老汉

既 “我俐本想抄刁潞
, 因下旬 日子没月亮

,

只好从

弥勒亭大路挑来
。

不想半路上病人忽然肚子校痛
,

除些从躺椅上翻下来
。

又遇上暇雪话 风 , 她婆婆就

阱曹歇在弥勒亭
,

先去医院精位医生瞧瞧
, 看到底

怎么的再既
。

我的主意是道抬来的
,

那婆娘晚得

什么 可是她是病人的婆婆
, 她既然出了这么个主

意 ,
我也疑心病人肚子较痛是路上震蔫的帐故

。

万

一继被抬来
, 出了意外

,

往后那老婆婆可不要把我

怨死 所以就放在那里了
。”
方梅听挽

,
知道是个耍

紧病人
,

心里暗暗着急
,

牛日才挽 ’’医院里今晚没

人出沙 ’’老汉听了这器
,

却认定是刚才盼括莽掩
,

弓起对方不满
, 因此推辞没有人

。

他就在尸,旁一条

板晃上坐下
,

从腰带里抽出竹头短烟管
, 犹未抽

烟
,
先比划蒲既 “没这括 医院能晃死不救 不要

阱我这个老胡涂我两句就心里拥不住
。

就貌不看我

老伯这么严冷夜晚精医生 ,也得耍看病人分上才好
。

我这能可讲的公道
”

凤凰池医院原有三位医生
,

胖大的刘医生每年

一司护一

气



侧卜 、

才

这时候准是精产假在家的 眼医生因医疗队上人手

缺
,

又遇刮西风天气辞冷
,

至今还在外面
。

这里山

区村落分散
,

五里十里算近邻
,

平常 走就是二三

十里路
, 山道崎临

,

又无丰焉
,

遇上要紧的病
,

一

时阴配不到扛抬的人
,

群众常爱到医院来精医生出

爵去
。

因此
,

护士们常常是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值

班的
。

老汉知道没有医生出秒
, 他就粗着不走

。
方梅

心里又急又气又有些好笑
。

急的是医院此刻没有医

生 , 气的是老汉阱她受委屈
,

他的括未免歪派了

她 回心一想 , 这老人家祝新行事真有点象孩子似

的 , 这岂不是又阱人好笑 她杠起脸视 ’老伯
, 医

院里屏正没有人
,

陈院长此刻又出莎去了
。

并不是

你老伯刚才靛括不好听
,

实在的
,

我只是护士
,

不

是医生
,

真是作难了
。 ”

老汉央求道 ,“我就想呢
, 医

院的同志
,

只耍穿上你这种白衣裳的
,

大病不会

看
,

小病总能治罢
。

无渝如何辛苦你走一趟吧
,

弥

勒亭不坛
,

一会就能回娜来
, 想也簇不了事的

。 ”

方

梅迟疑地想
,
今日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值一获了

。

这几年在医院冕撇的病例也不少
,

且去瞧瞧病入再

挽罢
。

最后就既 “好吧
·

⋯就进去提
了药包

,

和

老汉拟级出大 ,往弥勒亭去了
。

路上很黑
,

冷风直灌入骨髓里去
。

可是一则年

极力壮
,

又是山道跑役走熟的
,

二则既提起出熟药

包
,

较病如救火
, 时简分秒必争

,

所以方梅虽然天

冷
、

夜黑
、

风勤
, 走的却是飞快

。

剧 风灯还在松

坪那里
,

一眨眼巳握折人斜对过山坳里去了
。

只跑

了四五里路
,

就把个老汉追得吁吁喘气
,

汗出满头
。

又走上二三里光景
,

来到一处山鼻上
,

望兑前面竹

阵下立着几个黑触触的人
,

后面隐豹瞧得兑有个黑

洞似的阴—弥勒亨到了
。

原来弥勒亭就是凤凰亭
。

亭里正中横梁上悬块

金字大蓝粗
, 写盖“风凰亭 ”三个大字

,

书法异样君

勤
,

象任何力盘也拗它不扯似的
。

亭内除左右两个

进出的尸, ,
前面还有个大圆窗

,

后面还有两个小

窗
,

两窗之阴墙穴里坐着个石弥勒佛
, 因此也喊作

弥勒亭
。

病人躺在后面一个角落里
,

拖长声地呻吟着
。

那呻吟声由于病人半誉迷抉态
,

显得有些异样可

怕
。
方梅照照病人扭歪的愉

,

挽
“
这不是斜岭李

四妹 ’’ 在她边上姑蒲的老婆婆欢喜地应声兢
“是

她
, 你怎么认得她的

”方梅税 “这里没办医院那时

节
,
我们砒相熟了

。 ” 接着
,

方梅就拾病人移察病

情
, 惊道 “怎公 , 耍生产了卜

·

⋯”那老婆婆楞出眼

来挽 同志
,

我就怕的这个
,

幸好停在这里
,

让她

解一餐
。

我年极时身体也是三日风四 日雨的
,

一次

由娘家坐幅子回来
,

也眼过这种笑韶
。

所以刚才我

怎样也不让他护日继搜抬去 男人俏哪里晚得这个

事 ’’两个男的听税要生产
,

也都楞出眼来
,

因为肪

个事麻烦不到他侧
,

就忙忙的退出亭子外面去了
。

方梅心里着实有些慌强
,

她希望陈院长会出她

意料之外的忽然在尸, 口出现
。

这也不是幻想
, 如果

陈院长已回来
,

井且知道她在这里的活
,

他是会赶

来的
。

这时有人告拆她 , 那边山瑰有个人拟着手电

筒
,

好象是朝这享子来的
。

她就随嘴应道 “怕是陈

院长来了
。 ”

不一会
,

果然右边阴 口阴进一个人来
。

一看
,

却是秀枫
。

这秀枫也是医院的护士
,

新来风

凰池没多久
,

人挺热心
,

什么都爱阴阁管管
, 又最

能开玩笑
, 因此大家就抬她起个种号阱通献具

。

她

来医院后
,

跟方梅最合得来
,

刚才知道这事
,

冬日

夜长
,

还没有睡
,

就也跑来看看
,

多牢是拾方梅壮

壮胆
,

支援支援的意思
。

万梅税 “陈院长江没有回

来喝 ,, 秀极税 “没有
。

刚才医疗队上张医生梢个
口信来

,

我还是把来人的括能在他的犯事牌上尹方

梅规 ’我只盼陈院长来呢
。

你快帮我一带
,

病人耍

在这里生产
。

你和这位姆姆先把这块大蓝额摘下

来
,

掩住前面那个大回窗
。

这图窗通竹便
,

风太大
了
。”
秀枫听冕方梅派她堵圆窗

,

立刻动起手来
。

那

块温额看来竟大
,

可并不沉的
,

脱了钩
,

就拾拿下

来了
。

秀书或掩过了大圆窗
,

就又密方梅找药
, 备针

头打针
。

看免左侧那个小窗有风耕飘进来
,

有时还

带着雪花
,

就自个儿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拴在窗 口

上
。

一小时后 , 不足月的孩子出世了
。

母亲从一开

始时就失去了知觉
。

锗事完毕
,

方梅松一口气
,

收

拾过东西
,

提风灯在手里
,

既 “现在得火急把病人

送去医院
,

这里缺药
。

秀枫
,

我先走一步
。

你得把

这块匾额依旧挂上 就这样子靠着
,

群众会有意晃

的
。

地上也耍洗扫干净
,

来往人着着
, 以为出了什

么事 眺得的人
,

也耍祝我们医院作事淡有后手
。 ”

既着
,

众人忙手忙脚已耀收拾好
, 一行人出了亭右

边的四
,

穿过竹侄上路去了
。

来到医院
,

病人一侄抬到内院楼梯旁一简楼上

病房里去
。

这病房先前是澡室
,

上 月澡室移到楼

下 , 这房简就室了出来
,

里面乱放些杂物
,

如漏了

的躁盆
, 断折了帕掸的自动洪倍机

, 三脚椅桌等

等
。

如今凤凰池群众不讲迷信
,

重旎健康
, 相信医

生 ,
有病都要治疗

, 床位常不够用
, 陈院长艘阱把



趁房简也拾腾出来 , 作为病房使用
,

排两强床在里

边
。

只有一些笨重的物件
,
暂时还没有抬出

。

这天

李四妹进院
, 本孩在产科住的

,

因李 四妹既是产

妇
,

又身有盖病
,

不好跟其他产妇一处住
。

近日病

人又乡
,

住挑房又不妥
, 所以就抬进这 简新病房

来
。

病人抬安置在左手一强弹簧床上
, 由于护理得

好
,

此刻巳艇苏醒
,

也吃效点东西了
。

十时 , 陈院长才回到医院来
。

他是一个瘦长个
子 、 面上布满趁蛛网般桩杖

、

头发 白瞪瞪的老医

生 , 前年才从部队上娜业来的
。

虽然这般高龄
,

可

还是神采奕奕
, 热情奔放

,

没一星半点龙钟老态
。

方梅也不能照老习俊等老院长略休息休息
, 就把刚

才发生的事栩袖报告过一温
。

陈院长听了
,

忙到新

润房来落砚过 又看处方
,

斟酌片刻
, 就依着方梅

这个处方玉只把三小时注射一次
, 改为两小时注射

一次
。

又晚病人虽然好娜
,
夜里还须多留点心

。

如

果病人精神兴奋不容易人睡
, 到十一时可拾她吞颗

戊巴比妥钠片安眠
。

他们出了这简新病房
,

穿过一条漆黑的过道
,

又拐个弯
, 来到贯通内外两院的楼上长廊里

。

长廊

里冷风惚吃
,

晾在花栏杆上面的白被单呼噜呼噜的

哄
。

陈院长淤
“方梅

,

这才阱做蜀中无大将
,
奥化

当先路
。

如果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
,

把那位态度不

好的老汉推出阴去
,

只脱没有人出静
,

让病人在弥

勒亭死亡 , 那揖失就无可挽回 了
。

你在必耍的时

刻
, 没得到命令

,

就机动地参加了战斗
,

这种行为

是值得称置的
。”方梅砚 “那时我真阱这意外的事难

住了
。

病人州阁在半路上
,

又是要紧的病
,

我一时

没了主意
。

管呢 , 怕出了事抗不起责任 阴起眼不

管嘛
,

这颗心又横不
一

「去
。

况且这风凰池人
, 到如

今只耍是穿白戴白
,

以为是一样看病的 , 医生护士

没有分别
。

我如果辞了他们
,

他刊也准疑心我们怕

天冷夜黑不肯去
,
或者认为那位老伯得罪了我仍

,

我们也一般见熟翩清精
,

影响也不好的
。

所以我顾

不得天高地厚
,

就硬着斗斑芝去了
。

如今病人己平安

来到医院
, 陈院长也静过

,

我这颗心才放下了
。”陈

院长锐 ’’波掌会剃头偏遇上个满脸胡囊 如今不管

度化不座化
,

只耍会打胜仗 , 又何须大将
”
祝着

,

两人都笑了
。

他们已来到外院
。

陈院长走下曲尺形的宽楼梯

过那边去了
。

方梅到产科着了 婴儿
, 悄悄巡过病

房
,

也没走进休息室
,

便又回到内院澡室病房阴 口

来
。

房里悄无声息
,

她听着病人的呼吸声
,

霓后弹

姜璐姗响
, 知道病人在搏侧翻身

,

看者手表
,

十点

二十五分
。

她就在阴 口端把椅子坐下
,

把风灯摺在

脚边
,

精落脖子
,两手能在衣袖里

。
四周黑糊糊的

,

什么也瞧不早
,
好象整个世界都人睡了

,

只有她这

么一盏守夜人的灯
,

灼灼地放出金光
。

这时己粗快

近午夜 , 天气严冷的侵人肌骨
,

风刮在脸上
,

如同

剪子胶人的皮肉
。

她坐了一会
,

两脚潮渐地发麻起

来
,

只好又站起来走动走动
。

每回樱过阴口
,

都立

停下来
,

侧着耳朵听听
。

她的眉梢翅起
,

两辱紧

阴
,

屏住呼吸
, 那种情真象一个钟表匠在听表里的

滴答声
。

如果在那极微弱的声响里
,

发现哪怕只有

一林杂音
,
都会把她胶一跳的

。

病人呼吸均匀栩被

深沉
,

也没听到呻吟和梦嘛
。

她这 才舒 出一 口 气

来
,

于是又继艘往前走动
。

十一时
,

方梅悄悄走进新病房
。 ’

不想才跨过尸,

坎
,

那李四妹的声音就响了出来 同志
,
夜里暖和

嗯 ”
方梅脱 “房里是暖些

,

外边冷呢
。”李四妹甜

“怎的我都觉褥是刮南风天一样 床头那边的磨子

机器又开动起来
,

吵得人睡不成觉
,

头就象健旅那

么大 ’’方梅隶 ,‘不会的
。

这是坏机器
,

而且就是用

起来也不响的
。

我明 日对陈院长甜
,

裤几个人扛抬

出去
。”

李四妹羡
“不会响么 那一定是作了怪了

刚才分明还吵死人的响呢
。”方梅祖 ’’你瞧瞧

,

机器

动也没动
,

会响还放在这里 ”挽着 , 已抬病人吞过

药
。

李四妹又税 “你是方梅不是 和你讲半 日括也

没认出来
。 ”

方梅挽
“没认出来么

”

李四妹深深感激

甩魏 “你们茸是好人
,

没有你赶到弥勒亭
,
不耍扮

小孩保不住
,

我这条命也完了
。”方梅简道

“这是你

生第四胎了吧 我耍恭喜你咧
”
李四妹我 ’’生病

,

有什么喜的
”方梅魏 “你生了个胖娃娃

。 ” 李四妹

简 “是男还是女 还能养得活嘱
”

方梅税 ,“是个男

孩子
,

来到我仍医院
,

总能养得活的
。 ”李四妹笑笑

能 “你的能性握好
。

前三个孩子可没一个留下
。 ”貌

罢 , 她猜求方梅把她新生的孩子抱来看看
。

李四妹

把小婴儿托在手里
, 亲他

,

吻他
,

哭趁 , 笑着
,

好

久好久不肯放手
。

交班时方梅才走进外院夜班人凰休息室来
,

秀

桃巳耙等在那里
。

方梅挽 “晚上辛苦了
。 ”秀椒砚

“下午我一睡就睡了四个钟头
,

起来吃了晚馥
,

躺

在床上睡不着
,

正要寻点什么玩玩
,

听貌你到弥勒

亭去
,

就也跑了来
。

不是我辛苦
,

其夹是你辛苦
了
。

那个斜岭病人怎样了
”方梅锐 “陈院长交代

,

病人一有惊恐不安 , 立刻喊他去
。

病人来到医院不

久就苏醒了
,

也吃了点东砚
,

她看到了 自己的小孩
子

,

这会子好象精神比前好多了
。 ”

秀枫挽 ,“阿弥陀

卜争

, 刊卜一

气



一咬

丫

, 卜

、卜

佛
,

我只怕出了事
,

没事挨镇批汗
。

到此刻平安 ,就

辛苦点也值得
。 ”
方梅脱 “刚才我想想

,

晚上在弥勒

亭里我拿你当 丫环使唤
,

好象我高了你一头
,

你不

觅怪吧
”
秀枫魏 “你这是讲哪里的藉 当时我看见

病人没头泼脑忽的要生孩子
,
我仍身边浚有医生

,

吓的我慌了手脚
。

耍不是你拾主脑主脑
,

我简道不

知道怎样抵手呢
。

而直我是新来乍到的
,

事事本爵

多向老前辈学习
,

这算得汁么呢 ”方梅挽 “这可就

好了
。

我只怕自己志度不好
,

惹得你有了意见
。 ”秀

枫笑规
“
不是有意晃

, 心里只有数佩
。

没想你遇事

那么不慌不忙
,

胡静老练
。

我就没用
,

没爬过大嫣

头
, 千道士这行当却怕起鬼来呢

。 ”
方梅挽 “当这两

年护士
, 也觅斗不少怪病

,

那多半在医院里
,

有人

主脑的 , 人家彼一被
,

自己就谷磐似的褥一蒋
。

这

次也坯是破题儿头一回
, 不规作不象

,

江讲什么组

静老练
,

也不怕人脸热
。 ”

方梅去厨房用过点心
,

随后就睡去了
。

躺在

床上 ,
这才感觉到有些疲劳想睡

。

远处
,

一忽儿是

涂涂的山涸流水声
,
一忽儿是翻江倒海的松赓交相

傅入她的耳膜内来
,

一面就睡去了
。

次日 , 东方天才显亮 , 陈院长就阱人来喊方

梅
。

她忙穿衣起床过这边来
。

陈院长迎着她笑祝
“睡足了喝 ’, 方梅税 “睡足了

。 ”陈院长祝 “渝理
,

应

孩让夜班护士多睡睡
。

这么大早的就把人从暖和的

被窝里挖出来 , 显得老头子不会照顾大家似的
。

可

是
,
昨日傍晚瑙酒医疗队又梢来个信

,

精医院即速

派个得力的人去
。

我想你过去常跟县里的医疗粗跑

这一带山区
,

地方熟撤
,
器藉也酒

,

所以就决定让

你去辛苦一趟
。

医院里也缺入
, 你上医疗队拾眼医

生作个好助手
, 争取早日回院来

,

那时我就可以多

唾潮觉了
。

现在是四十分
,

准备二十分钟
,

整六时

出及
。

今早医疗队还在岚寨
, 九时就要离开

, 六时

起身
, 由斜岭小路抄去

,

九时前耍赶到岚寨的
。 ”

方梅回到自己房里
,

匆匆备了行装
, 到厨房吃

了故
,

一边嘴里嚼着
,

就出大尸,迎着晨风
,

赶医疗

队去了
。

这天晚上
,

陈院长照老时阴走进办公室来
。

看

晃桌上放着一封信
,

拿起来一石
,

喜道 “方梅的家

书 ’’信的开头是报告她巳按照顶定时阴赶到岚寨
,

顺利地找着医疗队
,

立刻就要动身等活
。

接着是好

长的一段
,

建激医院把那部断折了轴禅的自动烘培

机从澡室病房内移出
,

挽昨晚病人没能入睡
,

竟疑

心是这机器开动起来了
。

可见这东西摺病房内是不

妥的
, 因此当时她殷答应抬出

。

方梅写道
“李四妹

一贯身体不好
,

从还没有这所医院
,

我在医疗祖跑

这一带山区起
,

就跟她拌熟了
。

她生过四胎
,

前三

胎全扔了
,

这一个孩子又没足 月
,

一定要好好护

理
,

我自然不是扮熟人就得额外照顾得好些
,

·

早时

候我十里二十里抬她买药送药
,

从没推辞改过一次
。

而今是医院的护士了
, 更应孩照料得好些

。

另外
,

这供焙机也应衣法修理
,

今年春早
,

浙浙泄淤的雨

季蒋眼就来到
,

病人的被单衣服
, 产妇婴儿的大白

毛巾
,

湿消演的粘手
,

都耍过一过火才好
, 用烘焙

机比烘能方便又省炭
。

今早叙匆上路
,

忘祀在陈院

长跟前提一提 巳耙离开医院
,

特特的 写了 这

封信
。

⋯⋯”

陈院长折起信
,

点点头
。

半 日 , 自褚道 “屏是

一位出色的白衣战士 在我仍集体工作里
,

确实有

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
。

是的
,

有这号人 而婉

就不是这样
。

四面八方都考虑得周周到到
,

办得妥

妥贴贴
。

在对待自己工作这一点 上
,

她有一 百个

心 ⋯⋯” 陈院长这样称赞着 就抖撇起精神
,

到病

房巡砚去了 , 他要焉上把方梅交托的事办妥
‘

,

一九火一年六月一日

君

百


